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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教育:第三次教育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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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岭南师范学院 粤西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广东 湛江 524048)

摘 要: 符号是世界被认为存在的表征，也是意识的对象和意义的载体。这个新时代最响亮的符号是 AI ＆
VＲ，这个时代的教育可名之为符号教育，与其对应的学术理论思想可名曰符号教育学。教育及教育学发展总与知
识再现体———符号的发展休戚与共，人类进化史其实就是符号发展史。人类史、符号史与教育史具有逻辑与历史同
构性，其历史演进具有趋势近似性并多有重合。人类知识再现体( 符号) 与教育共同经历 3 次革命性浪潮。在前浪
潮时期，出现言语、动作、实物记事等原始符号( 如结绳记事) ，对应于人类最初的原始教育阶段。第一次浪潮出现
语言、文字等系统符号，使人类进入传统教育阶段( 公元前 21 世纪 － 20 世纪) 。第二次浪潮出现科学符号，将人类
带入现代教育阶段( 1687 年至今) 。第三次浪潮出现虚拟符号( 如虚拟现实、仿真、超真、幻象、造世、灵境) ，使人类
迈入符号教育阶段( VＲ元年 201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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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 13 日“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大会
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海内外千余名专家学者共聚

一堂，跨界研讨人工智能将给未来教育带来何种机

遇与挑战。教育工作者们既焦虑又兴奋———焦虑在
于学校将会如何变迁? 教育能否适应一个高度数据

化、智能化、虚拟化和个性化的时代? 兴奋在于一个
新的教育时代扑面而来，教师将被解放和自由。笔
者以为，这个新时代最响亮的符号是 AI ＆ VＲ，这个
时代的教育可名之为符号教育，与其对应的学术理

论思想可名曰符号教育学。
符号是世界被认为存在的表征，也是意识的对

象和意义的载体。现代符号学鼻祖皮尔斯基于对象
关联性将符号划为 3 类: 像似符 ( 借助自身品质而
成为一种符号，即使它所再现的对象不存在也不妨

碍它具有那种品质; 或它从未被另外一个符号解释

过仍不妨碍具有那种品质) 、指示符( 它直接反映其
对象或与对象具有某种实在关联; 即便它从未被解

释成为一种符号，但凡与对象具有那样关联，则算是

指示符) 、规约符( 这种符号并非因其与对象具有某

种品质，也非它与对象之间具有某种机械联系，而只

是由于它可以在另外一个符号中被解释为那种符

号) ［1］72。从像似符到指示符，再到规约符，其理据
性渐衰，抽象性和任意性渐强。符号是人类表情达
意、教化育人、建构社会的手段和方式，人类社会进
步往往体现在符号及其载体上。符号学家赵毅衡认
为，人类历经三次传媒突变: 言语和符号的发明; 符

号系统记录与文字发明; 电脑与互联网产生。［2］尤
瓦尔·赫拉利( Yuval Harari) 2012 年在《未来简史》
中把人类历史划为 4 段，若从符号学角度看亦可找
出各历史阶段代表性符号: 7 万年前大脑认知革命
( 像似符号为代表) ，1． 2 万年前农业革命( 指示符号
为代表) ，500 年前科学革命( 科学符号为代表的规
约符) ，人类大融合的符号革命 ( 人文符号崛起) 。
他认为未来人文学科变得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有意

义，因为世界 10%的人口将在人工智能帮助下完成
全球所有生产任务，90% 的人可自由享受诗意人
生［3］。托夫勒 1980 年在《第三次浪潮》中把人类发
展史划分为:第一次浪潮农业文明，第二次浪潮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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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以及第三次浪潮信息社会。［4］信息社会实际是
一个以科学符号为主的社会，它对应于人类现代和

后现代阶段，诚如鲍德里亚告诫:信息对意义和内涵

具有直接破坏性，后现代社会我们收到越来越多信

息而收到越来越少意义……信息吞噬了交流和社
会。［5］3智能社会是信息社会的重大升级，在此阶段，
以 AI、VＲ为代表的科学符号主宰一切的气势将被
人文符号和生活符号所抗衡，形成多元符号的“和”
局面。这给教育研究与未来思想带来全新视角: 从
物质生产进步到符号尺度的跨越。
一 教育浪潮概览

2017 年 7 月 20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新一代人
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其中言及智能教育: 利用
智能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法改革，构
建包含智能学习、交互式学习的新型教育体系。开
展智能校园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在教学、管理、资源
建设等全流程应用。开发立体综合教学场、基于大
数据智能的在线学习教育平台。开发智能教育助
理，建立智能、快速、全面的教育分析系统。建立以
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环境，提供精准推送的教育服

务，实现日常教育和终身教育定制化。
教育: ( 广义) 以人生幸福为直接目的的符号

化，( 狭义) 教育符号的创制、释义、应用［6］。教育及
教育学的发展总是与知识再现体———符号的发展休
戚与共。人类进化史其实就是符号发展史。当然，
人类史、符号史、教育史具有逻辑与历史的同构性，
其历史演进具有趋势近似性并多有重合。人类知识
再现体( 符号) 与教育共同经历 3 次革命性变革，为
了增强符号意象性，亦可称之为浪潮。
在前浪潮时期，出现言语、动作、实物记事等原

始符号( 如结绳记事) ，对应于人类最初的原始教育

阶段 ( 约公元前 170 万年 － 公元前 21 世纪 ) 。
《易》: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此阶
段教育中能指与所指的逻辑距离十分切近，如传授

捕猎、抓鱼等生活技术的教育直接在生产中实践，也
即教育教学( 能指) 与生产生活( 所指) 合二为一。
第一次浪潮:出现语言、文字等系统符号( 如甲

骨文、玛雅文、古埃及楔形文) ，使人类进入传统教
育阶段( 公元前 21 世纪 － 20 世纪) 。由于生产力发
展，剩余产品可以供养一部分人走出生产场景而进

入教育场域专门从事教育教学( 《孟子·滕文公
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从而脱离于生产生
活实践。此阶段教育中能指与所指大量分离，逻辑
距离较远。人类在此阶段彳亍远行，历史漫长，期间

有符号载体的缓慢发展，如出现竹简、丝帛、纸等;符
号再现工具技术日益提升，历经凿、雕、涂、写、印刷。
但知识符号本身还处于理据性较强而抽象性较低的

像似符和指示符，故仍可归属于传统教育阶段。教
育弥漫着浓厚的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
第二次浪潮:出现科学符号( 如数理化的定律、

公式、化学元素符号等) ，将人类带入现代教育阶段
( 1687 年至今，因是年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
理》，标志近代自然科学正式确立) 。1859 年英国哲
学家斯宾塞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书中用“科
学”回答了这个教育理论中的核心问题。科学符号
更多的属于规约符，它理据性更低但抽象性更强。
此阶段教育中能指与所指逻辑距离遥远。科学符号
既为教育提供丰富的内容和便捷手段，同时因其对

客观世界强大的编码解码功能，使得现代教育的正

当性和紧迫性空前提高，所以教育和教育学发展高

歌猛进，其主题词是: 科学主义、专业主义。第二次
浪潮后的这 400 年是人类最癫狂的时期，人类携科
学符号以解构世界，并令教育玩过山车，前期充满正

能量，的确通过教育为人们谋取好生活; 但 20 世纪
以来，过度抬高科学符号而冷落人文符号，从而走火

入魔使教育异化，结果“上帝死了”“哲学家疯了”
“人都单面了”。
第三次浪潮: 出现虚拟符号 ( 如虚拟现实、仿

真、超真、幻象、灵境) ，使人类迈入符号教育阶段
( VＲ元年 2016 － ) 。虽然早在 1985 年第一个互联
网便在美国出现，但只有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
芯片等相结合才为虚拟符号运作提供充分的物质基

础。以符号为内容是所有教育的共性，但作为所指
为教育高级形态的专有名词———符号教育，则始于
虚拟现实元年 2016 年。此阶段教育中能指与所指
藉由虚拟现实而拉近逻辑距离，实现充分浸入感、交
互性和多通道融合，教与学在逼真甚至超真幻象中

进行。教育符号不再拘泥于像似符、指示符或规约
符的类别化，也不再纠结于生活符号、科学符号和人
文符号之分野，而是随心所欲不逾矩。符号教育是
人类可预见教育的最高形态，自由主义、自然主义、
人文主义、全面发展必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
大同。游戏与诗意成为本阶段的教育共相。
二 第三次教育浪潮背景

( 一) 智能社会与虚拟现实到来

自 1993 年美国政府开始建设信息高速公路，信
息社会便已经到来。那时人们已认识到教育信息化
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7］。正如 2017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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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第六届教育国际研讨会专家所说，从

信息社会到智能社会是量变到质变之过程。教育大
数据可跨越传统个性化学习的精准逻辑推理。其特
点有三:个性化数据理念、大数据挖掘与智能分析、
多维校园建设［8］。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2011

－ 2020 年) 》指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
影响。2015 年 2 月教育部办公厅《2015 年教育信息
化工作要点》( 教技厅［2015］2 号) 提出推进虚拟校
园和大力开发数字教育资源。VＲ 在教育中最早应
用于虚拟校园 ( 2008 年北京交通大学开始运行) 。
2016 年被称为虚拟现实时代元年，同时也是符号教
育元年，起点是 2016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UNESCO) 公布最新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
益理念转变》。是年，虚拟现实教育大事件井喷般
出现: 2016 年虚拟现实鼻祖 Tom Furness 启动 AＲ /
VＲ教育以支持教育虚拟现实体验; 2016 年乔布斯
遗孀为 VＲ虚拟现实教育项目捐款 1 000 万美金，旨
在让室内因材施教更有趣; 2016 年虚拟教学游戏
《模拟城市》和 Math Blaster 应用于美国小学教育;
2016 年微软成功开发 MindcraftEdu 实现虚拟现实
游戏帮助学生趣味学习。2016 年国内虚拟现实和
人工智能教育亦高歌猛进，如: VＲ 虚拟现实技术与
高校影视教学实战研修班在西北师范大学开幕; 新

东方和乐视开发英语课堂 VＲ 教学; 安妮股份开发
儿童虚拟现实教育产品; 百度在贫困山区学校构建

VＲ教室。
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对教育意味着什么? 弗诺

·文奇( Vernon Vinge) 1993 年告诫人们，当人工智
能若能自我学习和进化，则那就是人类的奇点。项
贤明在 2017 年“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大会也深表
忧虑。但实际上，从特定功能人工智能( domain spe-
cific AI) 到通用型人工智能 ( General AI) 还有很远
的路。教育人工智能( AIEd) 在国外已有 30 多年跨
学科综合研究，旨在提升适性学习环境和开发弹性、
全纳、个性、沉浸、高效的学习工具，其核心目的是让
隐性的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知识显性化、精确
化［9］13 － 15。现代教育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符号
思想作用下将跃迁到符号教育阶段。其跃迁机制是
能指与所指间的逻辑距离———前浪潮时期教育教学
( 能指) 与生产生活能力( 所指) 合二为一，逻辑距离

近乎 0;在第一次教育浪潮中逻辑距离逐渐拉大，第
二次教育浪潮中逻辑距离最为遥远。正如鲍德里亚
所谓消费社会的符号消费观侵袭教育领域，在这种

浪潮中人们似乎不再关注教育所指端的教养、品格、
智慧以及彼岸意义，而是一叶障目于能指端的分数、
排名、等级、学历、身份、证书、就业、财富等此岸形而
下层面。而第三次教育浪潮中，教育能指与所指间
逻辑距离归 0，历史钟摆回复到中点。
( 二) 文化知识型与中庸教育观到来

石中英认为，知识型是知识分子所共同分享的

知识问题、价值、范畴、方法、制度与信念之整体，是
知识分子共同体依循的思想结构。知识转型是指知
识范式、知识形态或知识政体的转变意味原有知识
型暴露重大危机，新知识型逐渐替代原有知识型之

过程———“神话知识型”( 原始社会) 、“形而上学知
识型”( 古代社会) 、“科学知识型”( 现代社会) 、“文
化知识型”( 后现代社会) ［10］3。张应强认为，新中国
成立以来的中国教育研究，首先是政治教育范式向

绩效主义范式的转换，其次是绩效主义范式向文化

学范式的转换［11］。随着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教育
发展，或许，“文化知识型”提前走上历史舞台。
知识转型是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转

型与社会转型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是社会转

型的一个必要条件，对社会生产生活都产生重大影

响。现代知识型或科学知识型对应于现代社会物质
生产生活方式这个基础，然而目前这个基础开始动

摇。从一般网络社会向智能社会嬗变，现实生活将
与虚拟现实倒挂，知识生产方式、表征、价值、制度等
与教育形态、内容传播、符号分布等将有重大变迁。
现代社会困顿如迷茫、异化、相对、沉沦等也已成为
思想家哲学家乐于批判的标靶，如鲍德里亚言“符
号和信息激增而消解意义，信息和意义内爆，瓦解为

无意义噪音”。［5］2现代终结意味着智能社会到来，以
此为基础的新知识型已在路上，那便是“文化知识
型”。
文化知识型教育观一言以蔽之即中庸。《中

庸》言: 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
高明而道中庸。中庸的精髓在于叩其两端、执两用
中———超越两极对立，如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表征
主义与生成主义、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价值理性与
工具理性。既然是对现代和后现代性的救赎，则必
会致中和。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2015
年《反思教育: 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指
出“我们需要采取整体的教育和学习方法，克服认
知、情感和伦理等方面的传统二元论。”［12］报告重新
定义知识、学习和教育。知识即个人和社会经验的
解读之法。学习可理解为获得这种知识的过程与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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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既是个人行为，也是集体努

力。学习是由环境决定的多方面现实存在。获取何
种知识以及为何、何时、何地、如何使用这些知识，是
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教育可理解为有
计划、有意识、有目的和有组织的学习( 此前中国教
科书定义教育: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要求，有目的、
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者身心施加影响，将其培养
为一定社会所需之人的活动) 。报告强调，教育须
教导人们学会如何在承受压力的地球上生活; 教育

须重视文化素养，立足于尊重和尊严平等，有助于将

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结为一体。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 Bokova) 说“再没有比教
育更强大的变革力量”;“教育以权利平等和社会正
义、尊重文化多样性、国际团结和分担责任为基
础。”21 世纪教育应向“全球共同利益”理念转变。
顾明远先生称:这份报告必像前两份报告那样对世

界教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预示一个新的教育时
代来临［13］。
三 符号教育学意蕴

( 一) 符号学维度的教育

皮尔斯 1865 年将索绪尔二维符号观 ( 能指 －
所指 ) 扩展为三维: 再现体 ( representamen ) 、对象
( object) 、解释项( interpretant) ［1］31 － 43。再现体代替
或被再现出来代替另一个东西，这样其他东西就可

以被某种可以代替再现的东西所代替; 对象是被替

代的事物，分为直接对象( 或被符号所再现的对象)

和动力对象( 或实际上具有效力但并非直接再现的

对象) ;符号在解释着心中创造某种东西，而且符号

对象也通过某种间接或相关方式创造了这种东西，

但对象在本质上异于符号。符号这种运作过程和结
果被叫作解释项。皮尔斯 1908 年在给维尔比夫人
信笺中又说，解释项就是符号所传达的所有事物，它

与其对象相熟并须通过间接经验方可获得。解释项
主要关涉符号意义，再现体主要关涉符号能指，对象

主要关涉符号所指或客观世界。如图 1 所示，三角
形三角分别代表皮尔斯所谓符号三维 ( 再现体、对
象、解释项) 。
基于皮尔斯符号学思想和教育哲学相关理论，

可对部分教育观初做圈定，如图 1 所示，三边分别代
表三类教育范型:底边由再现体与对象的关系来标

示———作为教育内容的符号知识表征着作为对象的
客观世界，因而这是表征主义教育范型;右腰由解释

项与对象的关系来标示———教育内容和价值建基于
人在客观对象中的主观经验和人为建构，这是以实

图 1 符号学维度的教育范型

用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实用主义教育范型; 左腰由再

现体与解释项的关系来标示———教育方式和手段游
离于真实对象之外，在虚拟符号中指向意义和幸福，

因而这是以意义主义为代表的符号教育范型。从教
育实践正当性而言，底边凸显真理正当性优先，右腰

显示伦理正当性优先，左腰彰显法理正当性优

先［14］。从教育主体间关系而言，底边以教师为中心
( 教师是知识化身、符号表征最重要载体) ; 右腰以
学生为中心 ( 青少年自有其不同于成人世界的符

码，发现儿童尊重儿童) ; 左腰以主体间性为中心

( 师生刚性关系消解，代之以自由互动和意义创

生) 。若从底边逆时针绕三角形一圈，教育重心从
“教者”向“学者”滑动，最终走向以主体间性为中心
的“学习”。

1．表征主义教育范型。底边再现体与对象之间
是以表征主义为代表，含最有代表性的 3 种教育观:
表征主义教育观、本质主义教育观、普遍主义教育
观。从拉莫斯、夸美纽斯再到赫尔巴特等所坚守的
教育范型，基本主张:普遍的本质的真理知识最有价

值( 真理正当性需优先考虑) ; 教育内容是人类知识

的再现体，而人类知识是现实世界直接的镜式反映，

符号及其表征被这种教育范式所看重［15］。符号及
其表征所体现的教育文本便是教科书，教科书知识

具有客观性，掌握和接受教科书知识就成为教育教

学主要任务［16］。学校教育目的是通过课堂教授教
科书所呈现的人类知识符号及其表征，这些知识符

号代表着客观世界的普遍本质和规律，真实世界的

对象通过科学探索而被发现、发掘，进而成为人类征
服世界的利器。既然学校课程自身表征、符指外在
世界，则学校课程即为依赖于表征主义认识论的表

征主义实践。［17］人们对这些信念深信不疑: 知识就
是力量;科学知识最有价值;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
物极必反，当符号所表征的科学知识过度膨胀并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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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一切时，它便开始反制人类，限制人的主体自由和

思想解放，造成人性异化和单面人。［18］

2．实用主义教育范型。右腰解释项与对象之间
是以实用主义为代表，含最有代表性的 3 种教育观:
经验主义教育观、实用主义教育观、建构主义教育
观。这是詹姆斯、皮亚杰、杜威等所秉持的教育范
型，基本主张:人与人之间在特定情境中的关系建构

和生活经验是有效教育的关键( 伦理正当性需优先

考虑) ;教育面向活生生的平等的个体、面向实践和
问题，教育即经验的改造;知识不是客观对象的符号

表征而是主体在特定情境下协作建构的过程; 最好

的课程是师生共同探究实际生活问题。Object代表
着教育发生的真实场域、活动情境和学校文化，教育
效果好坏取决于情境性、具身性、实践性。教育信
念: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课程知识即情境［19］。

3．符号教育范型。左腰再现体与解释项之间是
以意义主义为代表，含最有代表性的 3 种教育观:意
义主义教育观、造世主义教育观、幸福主义教育观。
亚里士多德、雅思贝尔斯、诺丁斯等所坚守的教育范
型，基本主张: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形塑一个全新教

育样态，虚拟现实化与现实虚拟化并存;学校形式消

亡、师生关系解构，以学习为核心的教育可以脱离真
实空间而存在;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使人类从繁重

生产性劳动中解放，全面发展和自由创新成为可能，

高级趣味和诗意人生成为课程学习的目的，审美和

艺术成为核心学习内容，因其有助于获得意义感和

幸福。《未来简史》作者赫拉利 2017 年在《卫报》发
表《无需就业就实现人生意义》［20］认为，AI 替代人
类生产性劳动后人们在 VＲ世界中与生产力脱离的
活动相似于宗教的精神活动，虚拟现实使人直接实

现生活意义。但在 AI ＆ VＲ 之前数万年，人类疲于
奔命而难得直接进入意义世界。固然古今中外不乏
至高境界者，但多在闲暇中偶得。符号学就是意义
学，从虚拟符号直接导向意义，这是符号教育时代不

同凡响之处。教育概念: 生物芯片、脑机融合、异度
空间、心灵感应、量子纠缠、心外无物。
( 二) 教育学变迁中的符号

孔德将人类认知历程划分为神学、形而上学、科
学三阶段。同理，教育学纵向演化亦可大致分为传
统教育学、现代教育学、符号教育学三阶段，当然，这
并非绝然一一对应的同步关系，而是历史与逻辑的

大致路径。这种划分的依据源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
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因此，对于教育学三个阶段划分的前提是对人类社

会生产文化的三段切分: 传统农耕生产文化 ( 重复

与记忆) 、现代工商业生产文化( 科学与标准) 、正在
来临的智能信息符号生产文化( 创新与多元) 。

1．传统教育学阶段:在传统教育学阶段，认识论
极其教育哲学思想的主旋律是形而上学( 孔德意义

的而非黑格尔和马克思意义的) ，其代表人物是赫

尔巴特。赫尔巴特基于伦理学和心理学撰写了作为
科学教育学诞生标志的《普通教育学》( 1806) ，他批
判式吸收霍布斯、洛克、莱布尼茨、康德等人思想，折
中理性主义和经验论之极端，赞同“统觉团”“先天
综合判断”，但在认识论上仍属形而上学范畴，甚至
发表专著《一般形而上学》( 1829) 。他把经验、数学
和形而上学作为三大理论支柱，认为所有的精神生

活属不可想象的经验形式，皆起因于普通形而上学。
他还认为伦理道德是教育学的首要目的，但对心智

尚未成熟者可采取恐吓、命令、禁止、监督、惩罚甚至
体罚等手段。传统教育学阶段的教育实践以旧“三
个中心”( 教师、教材、课堂) 为圭臬，教育权威主要
来源于符形 ( 如对语言文字本身的创制和传递; 对

真理的记忆) 。符形即能指( 若按照莫里斯符号观，
则指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分布形态) 。语言符号学中
一般有拼音式 ( 如西方字母符形) 与拼义式 ( 如汉

字) 符形之分。周有光以书写笔画为标准将符形分
为原始符形与成熟符形［21］。从符号学角度来看，哪
些符形被哪些人所掌握，事关权威的分布。学习者
意象是存储器，基于布劳迪思想［22］，知识与学习功

效主要在于重复性。故而死记硬背、临摹抄写成为
学习的主要方式。力求博闻强记、学富五车正是对
符形的获得，也是权威身份的象征。东方有孔子、朱
熹，西方有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莫不因携符形而受
人瞩目。当然符形的分布无不受制于政治等因素，
如秦始皇、李斯之书同文、车同轨，隋唐之八股取士，
西方古代之“七艺教育”，现代之“Liberal Arts Edu-
cation”都是对符形分布的宰制，进而决定了符形葆
有者身份地位。根据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
革》思想，此阶段属于原始和古代知识型［10］3。

2．现代教育学阶段: 认识论及其教育哲学思想
的主旋律是建构主义、实用主义，其代表人物是杜
威。杜威基于实用主义撰写现代教育学诞生标志的
《教育与生活》《民主主义与教育》等，他批判式吸收
卢梭、詹姆士等人观点，力推“教育即生活”“学校即
社会”“做中学”，重视亲身体验和解决实践问题。
这种哲学观强调符号是控制现实的工具，现实是可

以改变的;符号是思想的有成就的活动、理论只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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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结果的假定总结，是一种工具，是否有价值取决

于是否能使行动成功;人对现实的解释，完全取决于

现实对其利益有何效果。信仰和观念是否真实在于
是否能带来实际效果。现代教育学阶段的教育实践
以新“三个中心”( 儿童、经验、活动) 为圭臬，教育权
威主要来源于符用 ( 符号之于主体的功用，如出于

实用而对教育经典的阐释; 对真理的构建) 。学习
者的意象是工具箱，人在现代机器大工业生产中沦

为小小的工具。学习要求学以致用，解决生产生活
实际问题，故实验法、合作法、问题法是常法。基于
布劳迪思想，学习功用旨在应用性，这个论断不仅源

于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更是基于布劳迪对知识学习

作用的四类划分: 重复性、应用性、联想性、解释性。
根据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思想，此阶段属
于现代知识型或科学知识型。

3．符号教育学阶段: 认识论极其教育哲学思想
的主旋律是多模态，包含文化浸入、衍义开放、创新
虚拟。其理论源于皮尔斯、狄尔泰、莫里斯、赵毅衡
等。教育核心是超“三个中心”，即超越前两个阶段
的新、旧之三个中心，转而关注自我的个性化成就、
意义的无限演绎、符码的编码解码机制。所谓超越
前两个阶段，重点不在于知识点本身，而聚焦于方

式、方法，未来还以虚拟仿真为学生提供深度浸入式
学习模式。教育权威主要来源于符义( 多维多元无
限衍义能力) 和符码( 如对教育符号的编码和解码;

对真理的运作机制的回应; 算法) 。学习者的意象
是万花筒，在个体想象力与虚拟仿真学习情境里，学

习者创造思维得到空前发展，不再局限于固有模式，

只要想，便能成其所是，可谓一沙一世界，一花一菩

提。学习以多元释义、开放创新、个性审美为特征，
故虚拟仿真、审美体验、个性定制是常法。最好的个
性化教育即帮助个体成就最好的自己。从学习的核
心要素来分析，在传统教育阶段，个体的先天自然条

件举足轻重，《论语》有言: 生而知之者上也; 学而知
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 困而不学，民斯为下

矣。在现代教育阶段，随着生产力极大提升，后天社
会建构成为学习核心要素。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
华生说:给我一打健康婴儿，我能训练成任何一种人

物———医生、律师、艺术家、大商人，甚至乞丐或强
盗。而在符号教育学阶段，人们基本形成共识:人的
发展多因多果，没有统一的成功标准，学习也不存在

同一的核心要素，而是注重个性化定制服务。随着
神经科学和基因修复技术的发展，人脑的记忆将由

生物芯片存储，喜怒哀乐廉耻美善也用脑科学技术

操控。人工智能爆炸式发展必将印证“不怕做不到
就怕想不到”。或许 30 年后，现有学校形态和班级
授课将会消亡。基于布劳迪对知识学习作用的四种
划分( 重复性、应用性、联想性、解释性) ，在符号教
育学阶段学习功用主要在于其联想性和解释性，所

以教学主旨在于扩充“意象库”( 据以思维、想象、感
觉的素材，使学习者在未来的临场反应变得丰富多

彩) 和“概念库”( 使学习者的经验优化、清晰) 。根
据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思想，此阶段可名
之曰“中庸知识型”———跨越现代与后现代知识型
或文化知识型。
四 结语

19 世纪下叶，两位符号学鼻祖几乎同时不约而
同提出对教育学影响深远的符号学理论。索绪尔二
维符号观( 能指 －所指) 认为能指与所指的关联具
有任意性;皮尔斯三维符号观 ( 再现体 －对象 －解
释项) ，解释项为无限衍义打开空间，任何新知都是

对旧知符号的觉解而推进，正如字典里每一词皆由

另外一些词来解释。符号学就是意义学，我们通过
符号与世界相遇。主体透过符号而获得意义，客体
藉由符号而证实存在。正如萨丕尔 －沃夫假说( Sa-
pir– Whorf hypothesis) ［23］: 人类思考模式无不受
制于符号影响，符号结构以及聚合组合方式决定了

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毕竟，世界需由符号来
表征，若无符号，我们何以知道世界以何存在? 也许

我们自身只不过是符号编织的幻境。
基于虚拟符号的智能社会，教育形态将发生 3

千年之大变局，教与学呈现新特征: 多感知性，即五

官六感多通道融合———因材施教、个性化教学更加
便捷;浸入感，即临场感———虚拟亲历教学场景比空
洞抽象说教更具体、直观，更有说服力;交互性，即人
际互动和心灵感应———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 构想
性，即仿真与超真———规避实际操作实验带来的种
种风险［9］13 － 15。教育学中的符号与符号学中的教育
将从多个锋面展露第三次教育浪潮正在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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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otic Education: 3rd Wave of Education

CUI Qi － en，ZHANG Xiao － xia
( Lingnan Normal University，Center for Education Ｒesearch in West Guangdong，Zhanjiang 524048，China)

Abstract: The sign is the representation that the world is thought to exist，and it is also the object of consciousness
and the carrier of significance． The most remarkable sign in this new era is AI ＆ VＲ，and the education in this era
can be named semiotic education． Accordingly，the academic theory and its ideological education can be called se-
miotic pedagogy．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pedagog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
the development of sign． The history of human evolution is in fact the history of sign． The history of mankind，the
history of sign and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are isomorphic in logic and history，and their historical evolution trends
show approximation and overlaps． Human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sign) and education together go through 3 revo-
lutionary waves． In Pre － wave period emerged original signs including speech，action，and material records ( keep-
ing records by tying knots) ，which corresponded to the original human education stage． In the first wave period，the
emergence of language and characters enabled human to enter the phase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 21BC － 20AD) ．
In the second wave period，the emergence of scientific signs led human into modern education stage ( 1687 － pres-
ent) ． In the third wave period，the emergence of virtual signs ( such as VＲ，SＲ，UＲ，Illusion，Created World and
VW) brought human into semiotic education stage ( 2016 as 1st year of VＲ － ) ．
Key words: sign; education; semiotics; semiotic education; semiotic pedag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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